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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 2019~2021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主动性
考古发掘，发现唐代纸质文书、木简 883 件，内
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社会生
活、宗教信仰等方面，其中军事文书数量最多。
唐《横岭烽状上通海镇为楼兰路截踪事》（以下
简称《横岭烽》文书）是一件关于焉耆镇在楼兰
路沿途设置各级军事设施，进行戍守管理的军
事文书，保存较为完整，现将文书进行初步释
读研究。

一

文书出土时呈团状，修复后呈长方形。 文
书质地为麻纸，呈棕灰色，韧性较强，仅局部有
破损。 长 27.5、宽 18.5 厘米。 文书单面楷书墨
写，字迹潦草，行间有加字，部分字迹上有涂抹
痕迹，无朱印。文书现存文字 5行，共 49字。 录

文如下（封三）：
横岭烽状上通海镇」娄（楼）阑（兰）路

截踪」右奉处分，每日截上件路踪，并无桉
（鞍）」马之踪，唯有牛踪下来。 谨录状上谨
状」牒件状如前谨牒
该文书是关于横岭烽向其上级机构———

通海镇汇报辖区内近期巡逻情况的牒状。 “状”
为唐代上行公文文体的一种，多有“谨录状”“牒
件状如前，谨牒”等文字 [1]。 横岭烽为楼兰路沿
途修筑的军事预警设施，是治所在沙堆烽的游
弈所管理的烽燧之一， 属于最基层的军事机
构。 横岭烽先向游弈所汇报本烽燧管辖范围内
的巡查情况，游弈所根据横岭烽汇报的牒状材
料，以横岭烽的名义转写呈报通海镇。 该文书
字迹潦草，有涂抹污渍，且无朱印，推测其应为
游弈所上书的草稿件，正式呈报公文应已盖章
并上报，横岭烽状至游弈所的牒状原件或尚未
发现。

文书记载了横岭烽按照唐代边塞烽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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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关规定，运用“土河”的侦查方式，每日在
所属防区管辖内的楼兰路沿途进行巡逻侦查，
巡查期间只发现了牛蹄印， 并未发现人马踪
迹。 设置在楼兰路沿途的横岭烽地处沙漠边
缘，远离中心城镇，地广人稀，周围交通均为碛
路，崎岖难行。 来往该道的商旅行人，需骑马才
能至此。 只见牛踪不见马迹，意为横岭烽辖区
内的楼兰路沿途处于平安无警状态。 牛踪或表
明附近有零星居民和农牧业生产活动，但规模
较小。

二

文书中涉及焉耆镇防体系的设置， 对研
究唐代边塞烽候制度的运行等问题具有重要
价值。

1. 焉耆、通海镇和横岭烽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是一处由烽燧本

体、居住房屋等建筑构成的军事遗址，是唐代
楼兰路沿途修筑的军事预警设施———“沙堆
烽”的故址，同时也是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
游弈所的治所，为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镇
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焉耆位于塔里木盆地
北缘，四面环山，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自古以来
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沿库鲁克塔格山南，孔雀
河北岸的道路地势平坦，沿途广置烽燧，是防
御入侵最有效的措施。

经过两次全国文物普查和专项考古调查，
最终确认了孔雀河烽燧群包括苏盖提、 亚克
仑、孙基、萨其该、阿克吾尔地克、沙鲁瓦克、库
木什、卡勒塔、克亚克库都克、脱西克西、脱西
克 11 座烽燧， 自西北向东南沿孔雀河北岸直
线分布。 孔雀河烽燧群作为焉耆东部防区的军
事预警线路， 从现存烽燧分布情况推测，11 座
烽燧并不是唐代最初营建使用时期的数量。

游弈所在唐代文献典籍中并没有明确记
载，但在吐鲁番文书中却常被提及，其名称应
与“游弈”这一兵种有关，是基层军事管理机
构。 目前尚未发现驻守在沙堆烽的游弈所的具
体名称。 吐鲁番阿拉沟戍堡中曾出土一批纸文书，
黄楼根据文书内容，考订阿拉沟戍堡为西州鸜

鹆镇下属的鸜鹆游弈所治所，在编兵员 48人[2]。
沙堆烽出土多件木简有“烽子五人并得平安……
烽帅某某”的记录，《通典·兵五》载：“一烽六人，
五人为烽子……一人烽率。 ”[3]可知唐代每烽标
准配置为 6人， 笔者推测治所在沙堆烽的游弈
所至少管理 8 座烽燧（铺），而横岭烽即为游弈
所下辖的烽燧之一。 横岭烽距离游弈所治所沙
堆烽（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应不会太远。

文书中所见烽燧名称多以地貌特征命名，
如沙堆烽、悭泉烽、临河烽等，横岭烽可能也是
依地貌特征命名的烽燧之一。 横岭烽一名的来
源，应与烽燧北部的库鲁克塔格山有关。 文书
中还发现有“横岭戍”“横岭铺”等，且有“横岭驻
兵十四人”的记录，出土木简记载，楼兰路沿途
的烽燧驻防兵力标配为一烽六人，“横岭驻兵
十四人”表明横岭是一处军事要地，故驻防兵
力较其他烽燧更多。 在横岭烽可能还设置有
“横岭戍”“横岭铺”，不仅需要做好警戒和防守，
还需承担以书面形式骑马传递信号的任务。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中，既有横岭烽等
烽铺状上游弈所、游弈所状上通海镇的纸质文
书，也有各个烽铺状至游弈所的木简，所以通
海镇既是横岭烽的上级，也是游弈所的上级机
构， 而游弈所是介于烽铺与镇之间的军事组
织。 “通海镇”不见于传世文献，但曾见于敦煌
碑刻文献。 《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载：“曾皇祖
恪， 前唐安西通海镇将军。 ”《大番故敦煌郡莫
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 载：“皇考君讳伯伦，
唐朝游击将军、丹州长松府左果毅都尉，赐绯
〔鱼〕袋、上柱国、开国男……爰及慈母索氏，通
海镇大将军之孙，德备周亲，贤资近戚。 ”[4]索氏
为敦煌望门，敦煌文书《天宝十载前后沙州敦
煌县退田簿》 中有关于索恪的记载：“一段五
亩，寿昌城西一百步，东索恪，西张，南阎言，北
自田。 ”“一段三亩，寿昌城西五里，东索恪，西
张什介，南渠，北涧。 ”[5]郑炳林认为，“索氏，通
海镇大将军之孙” 一语中的通海镇大将军即
为唐代前期安西通海镇将军索恪 [6]。 陈国灿
认为索恪任通海镇将军的时间， 应在安史之
乱以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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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镇，不是行政级别，而是军事性质，属
于唐初的边境地区预警系统， 即所谓镇戍制
度。 《新唐书·兵志》载：“唐初，兵之戍边者，大
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 ”[8]

镇分大小，镇的长官为镇将，副官为副将。 《新
唐书·百官志》载：“镇将、镇副、戍主、戍副，掌捍
防守御。 凡上镇二十，中镇九十，下镇一百三十
五。 ”“防人五百人为上镇，三百人为中镇，不及
者为下镇；五十人为上戍，三十人为中戍，不及
者为下戍。 ”[9]《唐六典》“三府督护州县官吏”条
载：“上镇，将一人，正六品下；镇副一人，正七品
下。 录事一人；史二人。 仓曹参军事一人，从八
品下；佐一人；史二人。 兵曹参军事一人，从八
品下；佐二人；史二人。 仓督一人；史二人。 ”[10]

显庆三年（658年）安西都护府从西州迁至
龟兹，设立龟兹、焉耆、疏勒、于阗四个军镇，谓
“安西四镇”。为适应西域地区军事形势的变化，
调露元年 （679年） 以碎叶代焉耆， 开元七年
（719年）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汤嘉惠又请以
焉耆代碎叶而备四镇，在此期间焉耆都督府管
理焉耆一切军镇事务。长寿元年（692年）之前，
安西四镇每镇最多仅五百防人，镇防体制不完
备。咸亨元年（670年）、仪凤二年（677年）、垂拱
二年（686年）安西四镇三次沦陷。长寿元年，唐
将王孝杰率武威道行军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
镇，鉴于以往教训，唐朝采取一项重要措施，修
改了安西四镇的镇防体制，征发汉兵三万人镇
守安西四镇。 在安西都护府下设四镇镇抚，防
御体制由府兵番上镇戍转变为节度使控制下
的军镇驻防，四镇改为军镇编制，长官为镇守
使或称镇使、军镇大使，职位较高，与都护属下
之镇迥然不同[11]。 镇守四镇戍兵需分散到四镇
下辖各地以加强地方防务，将地方的防务尽量
细分为一些小的戍区，具体体现在对“镇”设置
的增加，即在原有四镇基础上建置了一些新的
军镇，并配备一定额度的汉兵驻防 [12]，通海镇应
是此时在焉耆镇（焉耆都督府）下新设置的二
级军镇之一。

2. 游弈和土河
唐代戍守烽燧的戍卒被称为“烽子”，即主

候望放烽，知文书、符牒、传递，又要警固、斸田、
备烽具和准备粮草。《武经总要》云：“凡掌烽火，
置帅一人、副一人。 每烽置烽子六人，取谨信有
家口者，充副帅，往来检校。 烽子五人，分更刻
望，一人掌送符牒，并二年一代，代日须教新
人通解，始得代去。 如边境用兵时，更加卫五人
兼守烽城，无卫兵则选乡丁武健者给仗充。 ”[13]

《太白阴经》烽燧台篇载：“一烽六人，五人烽子，
递知更刻，观望动静，一人烽率，知文书符牒传
递。 ”[14]其中“放烽”是戍守烽燧的戍卒日常所承
担的一项主要工作任务， 根据知更簿的安排，
烽子每日按时站在烽燧顶部值班候望换防。 烽
子放烽包括在发生紧急军情时点火点烟报警
和在日常的早晨与傍晚时分点烟点火报平安。

戍守烽燧的戍卒除固定在烽燧顶部站岗
候望放烽外，还要承担各自辖区的“警固”任
务，即需要侦查、了解烽燧管辖范围内有无敌
情 。 唐代军事制度中有两种特有的侦查方
式———游弈和土河，也是烽燧等基层军事机构
常用来“警固”的重要手段。 其中游弈亦作“游
弋”，是在军中挑选熟悉山川地形的戍卒，每天
前往烽燧周边巡逻，通过捕捉生人面孔来打探
敌情，为一种机动的侦查方法。 土河以静观动，
在交通要道沿途上挖一个两丈宽的坑，其内填
沙土， 每天通过查看有无人或动物经过的踪
迹，来刺察敌踪，判断有无敌情，是一种固定的
侦查方法。 游弈与土河两种侦查方式一动一
静，常配合使用，两者虽分工不同，但性质相
似，构成唐代军事制度中相辅相成且成一体系
的侦查方式[15]。

《通典·兵五》载：“土河，于山口贼路，横断
通，凿阔二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每日
检行，扫令净平，人马入境即知足迹多少。 ”[16]

《太白阴经》载：“置土河于山口贼路，横截道凿
之，横阔二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 早夜
行检，扫令平净，有狐兔入境，亦知足迹多少，
况于人马乎。 ”[17]《横岭烽》文书显示，横岭烽根
据边塞烽候巡查制度的要求，在楼兰路沿途要
道处进行布防，通过土河侦查方式，发现在管
辖范围内只有牛经过的蹄印， 并无人马踪迹，

■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唐 《横岭烽状上通海镇为楼兰路截踪事》 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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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巡查的情况向上级机构游弈所进行了汇
报。 这种通过“土河”获得野外巡查情报的方
式 ， 属于横岭烽所承担的日常工作任务之
一———“警固”的范畴。

唐代边塞烽候使用的“土河”侦查方式，可
能源自汉代军事侦查制度中的“天田”，是对汉
代“天田”的继承和发展。 《汉书·晁错传》苏林
曰：“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人，一
名天田。 ”[18] 居延汉简中有大量关于天田的记
载：“四月乙丑卒邓禄迹尽甲戍积十日，凡迹积
卅日毋人马兰越塞天田出入迹。 ”“七月戊子卒
吴信迹尽壬寅积十五日， 七月癸酉卒郭昌省
茭， 凡迹积卅日毋人马兰越塞天田出入迹。 ”
“户与戊不调利，天田不耕画，不锄治。 ”“六人
画沙中天田，率人画三百步。 ”[19]敦煌《沙州都督
府图经》中也有关于土河的记载：“一所土河右
周回州境，东至碛口亭，去州五百一十里一百
步，西至白山烽，去州卅里，南至沙山七里，北
去神威烽，去州卅七里。 汉武帝元鼎六年立，以
为匈奴禁限，西凉王李嵩建初十一年又修立以
防奸寇，至隋开皇十六年废。 ”[20]

天田、 土河两种方式具有类似的功能，有
特定的使用区域，只适宜地广人稀、气候干燥
的西北边塞地区，显示出因地制宜的特点。 孔
雀河流域地处荒漠戈壁，干燥少雨，适宜采用
土河这一侦查方式。 《横岭烽》文书是目前唯一
一件经科学考古发掘的，关于记载在西域地区
实施“土河”侦查方式的文献资料。

3. 楼兰路
“楼兰”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匈奴列传》，

“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
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21]。 《史记·大宛列
传》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 ”[22]据此
推测楼兰在公元前 176 年已经建国， 公元前
126年已有都城。 学术界多认为楼兰城位于丝
绸之路北道，地处孔雀河流域[23]。

沿孔雀河经楼兰城前行的道路很早就已
出现，自张骞通西域后，西域各国和汉王朝的
联系加强，经楼兰的丝路北道成为汉初联系中
原与西域诸国最主要的交通线路。 该道是从敦

煌穿越白龙堆沙漠，沿孔雀河前往焉耆等西域
诸国的主要通路，因路经楼兰都城，又被俗称
为“楼兰道”。 孟凡人言：“所谓楼兰道，系指连
接敦煌和西域，以楼兰城东西一线为主要通道
和分途点的交通干线而言。 ”[24]西汉时期，汉王
朝为确保这一交通线路的畅通，在孔雀河流域
沿途的渠梨、伊循等地驻兵屯田积谷。 东汉时
期， 虽然汉王朝在西域地区的屯田时断时续，
但一直注重在丝路北道沿线的屯田事宜 ，索
励、班勇屯田楼兰就是这一政策的延续。 《后汉
书·班勇传》载：“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
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
北扞匈奴，东近敦煌。 ”“延光二年（123 年）夏，
复以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明
年正月，勇至楼兰，以鄯善归附，特加三绶。 ”[25]

魏晋之后随着孔雀河水量的减少，楼兰道沿途
逐渐荒漠化而多沙碛。 虽然楼兰道日渐萧条，
但始终保持畅通，至迟到隋代，该道被称为大
碛路。 笔者认为，“自隋末罹乱，碛路遂闭”并非
指大碛路完全不能通行， 应是由于沿途缺水，
道路经年未修，基础配套设施薄弱，不适宜大
规模商旅使团行进， 不能承担官道的职责，但
该道依然是可以通行的。 白龙堆东北部古道曾
发现 900 余枚开元通宝 [26]，表明初唐时期该道
仍有商旅通过。

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 《沙州伊州地志》斯
367 号、《沙州地志》 伯 5034 号文书对石城镇
（今若羌县） 周边的交通有详细描述：“一道北
去焉耆一千六百里，有水草，路当蒲昌海。 ”[27]该
道是沟通石城镇与焉耆镇的主要通道，关于该道的
具体走向，有学者认为与清代驿路基本相同 [28]。
《新疆图志·道路志》详细记载了从若羌至焉耆
驿路情况，沿途共设有罗布、和罕、托和莽、阿
拉竿、哈喇台、都拉里、合十墩、古斯拉克、乌鲁
可力、英格可里、河拉、英气盖、克宜尔、库尔勒、
紫泥泉等十五个驿站[29]。从清代驿道走向来看，
具体路线与今若羌县至库尔勒市、焉耆县的218
国道一致，该道沿途考古调查中不见任何唐代
遗存。 唐代文献记载石城镇至焉耆镇通道有
“相距一千六百里，有水草，路当蒲昌海”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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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点， 今若羌县至焉耆县公路里程约 480公
里，“一千六百里” 无论按照唐代大里 531米或
小里 442.5 米换算 [30]，古今道路里数均相差甚
远。 清代驿道距离罗布泊较远，亦不符合“路当
蒲昌海”的特点。 笔者认为唐代石城镇至焉耆
镇的交通道路与清代驿道不同，仍然沿用汉晋
时期的“楼兰道”，其中石城镇至楼兰城的一段
为沟通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干线交通的南北向
支线，而由楼兰城至焉耆镇路段为楼兰道东西
一线主要交通，也是汉代丝绸之路北道、魏晋
时期中道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因为楼兰道
在唐代仍然可以通行，又无天险可依，唐王朝
在构筑焉耆镇防御体系时，对该处进行了重点
布控。 文书将沿孔雀河布控防御的道路称为
“楼兰路”，在该道沿途设置有通海镇、榆林镇、
掩耳守捉、沙堆烽、临河烽、马铺烽、横岭烽、苏
累铺、黑河铺、猪泉谷铺、悭泉谷铺等不同性质、
不同级别的军事机构，构筑了东境镇防体系。

唐代历史文献和出土文书中有多件关于
“路”的记载，如《元和郡县志》：“俱六镇，在州西
二百四十里，当碎叶路。 凭落镇，在府西三百七
十里。 神仙镇，在府南五十里，当西州路。 沙钵
镇，在府西五十里，当碎叶路。 蒲类镇在蒲类县
西。 郝遮镇，在蒲类县东北四十里，当回鹘路。
盐泉镇在蒲类东北二百里，当回鹘路。 特罗堡
子，在蒲类县东北二百余里。 四面有碛，置堡子
处周回约二十里， 有好水草， 即往回鹘之东
路。 ”[31]其中凭落、沙钵两镇戍守在庭州向西通
往碎叶镇的道路沿途，神仙镇戍守在庭州向南
通往西州的道路沿途，蒲类、盐泉、特罗堡子三
镇戍守在庭州向东通往回鹘牙帐的道路沿途。
碎叶路、西州路、回鹘路这些道路的命名就是
根据各镇防御道路通往的终点———碎叶 、西
州、回鹘而命名的。

“楼兰路”是唐代焉耆镇治所（今焉耆县四
十里城子一带）至楼兰城的交通要道，也是汉
代丝绸之路北道、魏晋时期的中道、隋末大碛
路及“楼兰道”路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楼兰路”
是焉耆镇辖区内重要的军事防御线路，是唐代
对该道特有的称呼， 它的名称可能就是根据

“楼兰城” 命名的。 楼兰路沿途也有众多支线，
穿越北山山谷，可直达西州（吐鲁番）和焉耆中
心城镇区域， 这些支线的戍守任务也都并属楼
兰路沿途军事防御区域。 楼兰路沿途不但设置
镇、守捉、游弈所、烽、铺等不同性质和不同级
别的军事机构，同时还在该道沿途修筑有交通
设施“馆”，配置有“长行马”往来于该道，形成了
立体式的防御体系，构成了焉耆东境的军事屏障。

关于通海镇的位置，陈国灿根据《索崇恩
和尚修功德记》推测，“通海镇”是在通西海的
地区开辟设置的镇。 “西海”指热海，即今伊塞
克湖。 通海镇或是由安西通向热海的路途上所
设之镇，隶属于安西（都护府）统领[32]。通过克亚
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工作，我们确定了通海
镇为焉耆镇下属的二级军镇，所以其位置应在
焉耆镇管辖范围内。 考古调查发现唐代军镇、守
捉、烽铺都设置在其防御线路上，每镇管辖重点
就是一条重要通道， 故通海镇的名称应和楼兰
路有密切关系。 楼兰路是从焉耆镇沿孔雀河至
罗布泊北岸楼兰城的交通干道， 罗布泊是塔里
木盆地地势最低的地方，在汉晋时期被称为泑
泽、牢兰海、盐泽、盐水等，唐代则被称为蒲昌
海，隶属于石城镇（若羌县）。 《沙州地志》记载：
“一所蒲昌海：右在石城镇东北三百二十里。 据
《汉书·西域传》：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
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
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 去玉〔门〕、阳关三百余
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
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焉。 ”[33]

唐高宗上元二年 （675 年 ），石城镇划归
沙州；《沙州都督府图经》 记载了大周天授二
年腊月 ，为迎合武则天统治盛世 ，石城镇将
康拂耽延弟地舍拨向沙州刺史李无亏呈报
蒲昌海五色祥瑞之事， 状称：“蒲昌海水旧来
浊黑混杂，自从八月已来，清明彻底，其水五
色。 ” [34]沿孔雀河北岸前行，路经楼兰城、蒲昌
海的交通———楼兰路， 也是焉耆向东前往中
原地区的捷径，所以通海镇的“海”应指蒲昌
海， 其位置就在焉耆通往蒲昌海的道路即楼
兰路沿途。

■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唐 《横岭烽状上通海镇为楼兰路截踪事》 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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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贞观十八年（644 年）郭孝恪讨焉耆，显
庆三年（658年）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率军
大败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安西都护府从西州迁
到龟兹，设立龟兹、焉耆、疏勒、于阗四个军镇。
上元初，根据西域地区军情变化，在焉耆置都
督府进一步加强对焉耆镇的管理[35]。

根据考古调查， 我们发现以焉耆镇为中
心， 在周边交通道路沿途都设置有不同级别
的军事机构，呈辐射状拱卫焉耆镇。焉耆镇设
立初期防守重点是西突厥，随着吐蕃的崛起，
西域地区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 焉耆东境从
后方逐渐演变为前沿阵地。 7 世纪中叶，吐蕃
已在阿尔金山一带频繁活动， 总章元年（668
年），吐蕃经阿尔金山“于且末国建造堡垒”。
石城镇、播仙镇等于 720 年即被占领。唐与吐
蕃进行多次拉锯战， 石城镇几易其手。 从沙
州、石城镇通过楼兰路都可以直接到达焉耆，
“铁关、于术，四镇咽喉，倘为贼所守，事乃交
切” [36]。焉耆作为连接南北两大都护府的咽喉
要地，一旦被吐蕃占领，南北疆将被分割，所
以焉耆镇东部的孔雀河一线， 具有重要军事
战略地位，需要严密防守。沿孔雀河流域的楼
兰路沿途设置不同性质、 不同级别的军事机
构，就是根据西域地区军事形势的变化，为防
备吐蕃在焉耆东边日益增加的活动而做出的
调整。 楼兰路沿途设置的各级机构严格按照
唐代边塞烽候制度进行巡查防备， 形成立体
式的严密军事防线， 成为焉耆镇镇防体系重
要组成部分。 《横岭烽》文书即是为防御吐蕃
的进犯， 在西域边塞地区严格执行唐代烽候
巡查制度， 对西域地区实施有效管辖和治理
的重要物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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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介绍·

翟门生的世界———丝绸之路上的使者

吴强华 赵 超 编著

本书的出版是配合在深圳市南山博物馆举办的同名展览， 展览中最重要的文物是东
魏时期的 “翟门生石床屏风和石门”。 该组文物具有目前唯一的北朝外来士人肖像、 唯
一的石门墓志及唯一的北方竹林七贤画像等重要文化信息。 墓志主人翟育， 字门生， 原
为翟国 “萨甫”， 作为 “使主” 出使北魏后留居洛阳， 葬于东魏武定元年 （543 年）。 本
书收录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超、 日本佛教大学教授黑田彰、 深圳市文
物考古鉴定所研究员任志录、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 4位学者的论文， 对相关问题
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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